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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肉圆，大名叫狮子头，据《扬州历
史文化大辞典》介绍，它是上得了台面
的扬州名菜。据传“开国第一宴”上的
第一道菜，便是此菜。2015年9月，世
界厨师联合会和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狮
子头“国际经典美食”称号。

斩肉圆在我家也是受欢迎的一道菜。
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同和昌布店当

管账，时常到东大街367号，看望我的外
婆卜世英。外婆说：“知道笃源要来，已
准备好十多个大肉圆。”三十多岁的父
亲能吃善酒，一顿可饮酒八两以上，肉
圆必吃四个，甚至六个。

1962年，我在工业学校工作以后，因
胸膜炎住进了十六联医院。当时已七十
一岁的外婆生活拮据。那是寒冷的冬天，
一个飘雪的上午，她在家（当时已住大淖

巷9号）做好我爱吃的肉圆，用旧衣服包裹
着送到我的病床前。常年不知肉味的她，
要花去多日伙食费（当时肉价格每斤0.73
元），且买肉还要肉票。我请她不要再
送。看着她颤巍巍的背影，我心里酸楚，
想不到那次是她最后一次为我做菜。

红烧肉圆也是我爱人的拿手好
菜。选新鲜的黑猪前胛肉，肥瘦比为三
比七，细切粗斩，将肉斩得如石榴米大，
加鸡蛋液将肉泥串和起黏，再加生姜、
葱、酒等佐料。沰成肉圆，下油锅煎至
微黄，再放入沸水锅中煮熟，加入酱油

等调味。最重要的是小火慢炖，用温火
焖两个小时以上。一直炖到香气四溢，
肉圆熟烂而不散。清蒸肉圆则可再滚
一层糯米，衬荷叶或粽叶，蒸熟。油入
米中，米粒晶莹透亮，既有肉香，又有叶
香，让你吃了还想吃。

无锡二女婿在我家吃了两个肉圆，
问：“妈妈，还有吗？”我爱人说：“你尽管
吃，吃不完带回无锡吧！”二女婿说：“凭
你的手艺，到无锡选个学校、机关附近
开一家小店，卖肉圆，肯定生意好。”

扬州的小女儿回邮，常常做好肉
圆，打包带走。女儿在手机上发微信给
妈妈：“谢谢妈妈，不虚此行。”

去年11月份，外孙女结婚，老家在
甘肃的外孙女婿也喜欢外婆做的肉圆，
一顿吃五个，说：“真好吃！”

爱吃斩肉圆
□ 陈其昌

北门酒厂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
是一个小型的公园。记忆里酒厂似乎还
是不小的，拆除后竟是小小的一块地。
以前，酒厂西大门直对的是“新马路”，意
即是新修建的大马路，直通大运河堤。
现称为御码头路，不仅短，而且狭窄。

北门酒厂是有历史的。最早建于
1956年，公私合营，由三友、公顺和、赵秀
记三家合并而成。因为地址在北门的北
端，因而称之为北门酒厂。次年就改称
酿化厂。虽然规模不算很大，却是高邮
第一个地方国营工厂。高邮产酒是很早
的，有史记载，清乾隆年间，高邮车逻就
生产陈瓜酒。清末时高邮曾送南洋劝业
会参展。民国3年，王万丰酒还获过巴拿
马赛会的三等奖。民国年间，高邮有大
小酒坊10余家。另外，王万丰、益美等酱
园也附设酒坊，生产麦烧酒等。新建的
酿化厂享受着国营的优惠，白酒的产量
由政府下达生产计划，政府批发供应相
应数量的山芋干、大麦和玉米等酿制白
酒的原料，还有遍布城乡的便捷销售渠
道。其生产的粮食乙种白酒俗称“粮食
白”，很受搬运工人等广大体力劳动者欢
迎。由于白酒销路好，酒厂一度很红
火。“粮食白，天天啯”，这一句自然形成
的广告词几乎妇孺皆知。

酿化厂虽然前身是公私合营，但很
快就成为公有制的国营企业。工人阶级
当然是主体力量，那时该厂有数百名工

人。我在荷花塘小学（那时改名为育红
小学）读书时，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代表就是
酿化厂的工人老周和老丁。我小学有几位
同学的家长都是酿化厂的。郦宏的父亲郦
正元当过厂长，这是一位老干部。高一届
的孙根茂原籍是上海的，其父在酿化厂工
作，家就住在酿化厂。孙根茂是一位长跑
高手，多次获得学校长跑冠军。严巧玲的
母亲是酿化厂工人，经常上夜班。袁文华
的父亲也在该厂，后来还当过厂长。

那时的酿化厂已经是蒸馏工艺了，
在高邮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们的学校
距酿化厂大约也就百十米的距离，每当
酿化厂排放蒸汽时，我们都能闻到浓浓
的酒香味。因为酿化厂是学校的协作指
导单位，我们曾去厂区参观。有原料仓
库、酿酒车间、蒸馏车间、成品灌装车间，
还有化验室、检验室等。“粮食白”的成品
也是经过若干个工序才完成的，并非我
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从地瓜或者麦子变
成酒，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得道重生。

酿化厂的原料主要是山芋干。山芋
干从大运河的码头上运来，有时也从大
淖河边运来。大运河运来的一般是外地
的山芋干，几乎都是条状的。大淖河运

来的是本地山芋干，一般是片状的。搬
运工人用板车将装满山芋干的麻袋运到
厂里。北门的小学生最乐意的就是帮助
搬运工人推山芋车，一方面是学雷锋，另
一方面可以饱尝山芋干。运山芋干的板
车从御码头下来，小学生蜂拥而上，帮着
推车。边推边掏，吃得满口的山竽粉，一
直推到酒厂大门。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
年代，许多人家的孩子吃不饱，只能掏点
山芋干吃。搬运工人和酒厂的人心知肚
明，他们是不说的。

日子就这么过着，酿化厂生产着“粮
食白”，不仅供给高邮，还销往外地。北
门的孩子也逐渐长大了，当兵了，被外地
招工了，上大学了，但北门的酒厂还在，
还时常闻到那蒸汽中的酒糟香味儿。酿
化厂原来的大门很小，后来还新建了厂
门，砌了门市的楼房，似乎很兴旺。

时间到了1985年，高邮新建啤酒
厂，生产的维扬啤酒一度销售非常红火。
为了扩大规模，酿化厂被并入了县啤酒
厂，成为分厂。酿化厂仍然以生产白酒为
主，后来改产其它品牌，演绎过许多的名
字，未曾持久响亮。酿化厂最终还是停业
了。工人们或下岗或买断。厂区闲置了
数年，最终彻底消失，成为一个市民休闲
公园，再也找不到一点当年酒厂的影子。

站在这公园西望，虽然有点孤独，但
大运河堤上满天彩霞，运河水始终奔流
不息。

北门酒厂
□ 王俊坤

退休之后，闲暇时光便多了起来。由于
爱阅读，遂与书报刊结下不解之缘。有幸居
住高邮历史文化名城，书香气氛十分浓厚，
图书馆、图书室、书屋甚多。我尤爱去社区
图书室，因为就在家门口，非常方便。

我居住的社区位于老城区，由于客观原
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积不大，办公区域
很拥挤，但还是硬挤出一大间作为图书阅览
室。社区里的老人们可以去看看书，读读
报，聊聊天。一进门，便可见到报架放在墙
边，报架上几个报夹排列有序，有《新华日
报》《扬州日报》《中国人口报》《江苏工人
报》，还有《高邮日报》。随手便能取阅，十分
方便。书架都紧挨墙壁，上面整齐地摆满了
书。有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的，如中国共产党
简明史、习近平的各种文集等，就连刚刚召
开不久的中共二十大文件汇编和新党章也
及时上架了，满足了人们学习的需要。书架
上最多的当然是各类文艺书籍，还有老年读
者喜欢翻阅的各种养生保健书、医药卫生
书、养花种草书等。

家门口有这样的图书室，我当然喜欢。
一有空闲，就去坐一坐。如有一时半会看不
完的，还可以借了带回来看。一次，我在流
览书架上的书目时，突然眼前一亮，一本《高
邮革命烈士传》跃入眼帘。这是一本十分难
得的本地英烈传。我立马抽出来细看。此
书于1985年12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是由中共高邮市委党史办公室、高邮市地方
志办公室、高邮新四军研究会联合编写的。
全书厚达354页，收录了在高邮地区工作、
战斗牺牲的烈士和在外地牺牲的烈士共
1650名。书中有我早已熟悉的周山、张轩、
钱镜等烈士的英雄事迹，但更多的烈士事迹
我还不知道。我特意征得社区领导同意后，
将书带回去看了半个多月才归还。

我爱社区图书室。

我爱社区图书室
□ 陈治文

又是一年除夕夜，依旧阖
家相聚欢。在这除旧迎新的
夜晚，我们一大家子老少咸
集、欢聚一堂，举杯共祝幸福
生活。热气腾腾的火锅温暖
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家的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抬头
看着父亲因为常年奋斗而显
得饱经风霜的脸庞，父亲为家
而“战”的往事不觉涌上心头。

小时候的我每到腊月便
掰着手指头盼着父亲回家过
年，而父亲总是在我焦急的等
待中迟迟归来，又在我意犹未
尽时匆匆离别。不谙世事的
我内心一直无法释怀：父亲为
什么每年只回来一两次？他
的春节为什么总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为什么别的孩子
的父亲却能一直陪在身边？
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压根不知
道作为家庭第一担当者的父
亲一直在为家而“战”。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家里
还没有安装固定电话，父亲和
母亲就一直在这种无声的默
契中各自承担着对于家的职
责。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请
一起外出打工的张叔叔回来
的时候给母亲捎回一个信封，
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
几张青灰色的百元大钞。这
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来说是
一笔“巨款”，因为这几张百元
大钞承载着不同的使命：我的
学杂费、家庭的日常开销，更
重要的是妈妈口中的“上
缴”。张叔叔放下信封临走之
际总会叹一口气说道：“你家
老陆真够拼的，为了挣钱一天
也舍不得休息。”听了张叔叔
的话，母亲脸上刚刚浮起的喜
悦立刻黯淡下去。

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
候，村庄上有的人家也像城市
里的人家一样陆续铺上了地
板砖，屋子里变得干净、亮堂
起来。我缠着母亲问我们家
什么时候也铺上地板砖，母亲
自信地说，快了！果然，没过
多久，我家也铺上了比地板砖
还高档的大理石。这下可乐
坏了我。正值炎热的暑假，吃
过午饭我就在大理石上铺一
床凉席，凉凉爽爽、舒舒服服
地睡个午觉。午觉睡醒了，我
就打开熊猫牌彩色电视机，坐
在凉席上美美地看起电视剧
《还珠格格》来。同庄的小伙
伴们陆陆续续地到我家来坐
凉席、吹电扇、看彩电、吃西
瓜。看着小伙伴们向我投来
的羡慕的眼神，我的心里别提
多幸福了。只是当时的我从

来没有想过，这一切凝聚着父
亲奋斗的汗水。

再后来，我家里如愿安装
上了固定电话。我记得当天
安装电话的工作人员拖着长
长的电话线在我家来回穿梭
了好一会，一根黑白相间的电
话线顺着墙角，一头连着外面
信号杆上的接线盒，一头连在
令我好奇的电话座机上。“叮
铃铃，叮铃铃……”我终于能
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接到父
亲从外地打回家的电话了。
每一次的通话对于我来说都
是弥足珍贵的，聆听着父亲的
问候与教导，我开始渐渐地感
受到，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父
亲。

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父亲又为家里添置了一个大
物件——冰箱，这可为我这
个小馋猫解决了每年暑假吃
冰棍的难题。我内心对父亲
的不理解也随着家里生活条
件的改善逐渐淡化了。读初
三的那年暑假，父亲又带给
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在我不
知情的情况下，父亲在我的
房间装了一台格力空调。我
可爱可敬的父亲在努力让我
变得更幸福。从此，我最期
待的事就是父亲回家，最幸
福的的事也是父亲回家。父
亲回家时手里总是拎着大包
小包，大包小包里装着对家
的爱与责任。

读高二那年寒假的一个
晚上，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通话临了的时候，他突然叮嘱
我：“你要与时俱进，努力学习
信息技术。”想不到“与时俱
进”“信息技术”这样的词语能
从作为打工一族的父亲嘴里
说出来。惊喜之余，我感受到
的是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方
式关爱着我。就在父亲说完
这话后没过多久，家里就多了
一台崭新的液晶显示屏电
脑。当然啦，父亲也很周到地
帮我安装了宽带，当时的宽带
还是要绑定固定电话的，年费
也不便宜。

“小陆同志，快吃，不然菜
凉啦！”抬头看着父亲慈祥的
笑容，成家后的我很能理解父
亲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这么多年来，
父亲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一
直用无声的行动践行着丈夫
与父亲的双重使命。

谢谢了，为家而“战”的父
亲。请相信，我也会成为一个
奋斗者，一个幸福生活的创造
者。

谢谢了，为家而“战”的父亲
□ 陆小元

小时候的春节
是满口袋花生瓜子
糖果雪片糕新衣裳
是少许的压岁钱和鲜见

旳鱼肉品尝
却期盼天天都能把年过上

在外上学和工作后的春节
是一张回家的车票
风雪无阻坐车大半日时光
迎来的是父母在家门前

的盼望
一年的酸甜苦辣跟爸妈

讲讲

成家生女当母亲后的春节
携夫带女连续跑了二十

多年
孝心和爱心在两边荡漾
灿烂了父母的笑脸

迎来了姐妹的心花竞放

而今的春节
母亲奔百四代同堂
照顾好老人再兼顾好儿孙
居家过年在金陵
团团圆圆期盼来年更幸

福安康

大疫三年后的春节
更加愉悦令人神往
春节是一道佳肴美馔
不由得时常回味
春节的味道意味深长慢

品悠香

回味春节
□ 刘俊兰

岁月悠悠

留下许多的甘甜和苦涩

在我的记忆深处

储存太多的是感动、感慨

和感恩

有人说

喜欢怀旧的人

骨子里有诗人的情怀

要么婉约要么豪迈

而我

在人称“不足挂齿”的事

情中

悄悄记录感念

储藏在心底

感念于心
□ 朱桂明

小时候，家乡的冬天是冷的，湿冷。
晚上脱了棉衣，钻到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
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晚上舍不得热
棉袄，早上舍不得热被窝”。

低矮的泥草房难以抵挡刺骨的寒风，
贫穷落后的农村大多数人家没有火炉子，
火盆就成了家里取暖的必备之物。母亲
每天做过早饭后，便把土灶里的余火扒出，
装进火盆，压实，端到堂屋，热气便在屋中弥
漫。奶奶便把我们的棉袄、棉裤拿到火盆
上烤，然后趁热把衣服穿上，尤其是棉鞋烘
得热乎乎的，穿进去温暖而舒服。然后，我
和弟弟吃完两碗热腾腾的粥，戴好雷锋帽，
背着书包去上学，一路上再也不怕寒冷。

放假了，我们小孩常常不顾寒冷，走
东家串西家，躲迷藏捉猫猫，堆雪人打雪
仗，奶奶怕我们把手脸冻坏了，把我们喊回

来烤烤火盆。
火盆的用处不仅限于取暖，还是我们

制造零食的“锅灶”。烤红薯，炒蚕豆，爆米
花，锅贴咸肉。奶奶在盆里埋几个红薯，我
们踢毽子、跳绳、格房子、掼纸炮，玩累了，
肚子玩空了，站在火盆旁焦急地等待着。
待红薯窜出热气，把上面的灰吹出一个小
洞，就熟了。奶奶扒出红薯，掸去上面的灰
烬，“来，大孙子，一人一只，别烫着！”红薯
由可爱的红衣少女变成了漆黑的非洲娃
娃，轻轻一剥，皮肉轻松分离，露出金黄的
肉质，软糯香甜。有时，我们找一块铁片，

在火盆上做咸肉锅贴。腊月里，腌制的咸
肉挂在屋檐下，我们拿刀割一小块，切成
片，贴在铁板上烤，油汪汪的，吃着有一股
焦味中的香。最有趣的是炸蚕豆和爆米
花。只一会儿，蚕豆和米就会爆开，细灰飞
扬，弄得满头满脸，我和弟弟开心地吃着，
奶奶在一旁笑着。

奶奶老了，街上的三姨奶奶送了一个
脚炉子给她。黄铜的，有多眼的盖。奶奶
把里面装满粗糠，铲一些草灰盖在上面。
粗糠烧着了，冒一阵烟，等没有烟了，就可
以盖上炉盖。粗糠慢慢延烧，可以保持很
久。孙子长大了，不再围着奶奶烤红薯、炸
蚕豆和爆米花。奶奶抱着铜炉在廊檐下
晒太阳，时间长了，铜炉里的粗糠板实了，
空气不够，火力渐渐弱了，奶奶就用树枝沿
着炉边挖两下，粗糠松了，炉火又旺了。

奶奶的火盆
□ 戴顺星


